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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 今上海地区引入棉花。
元代， 黄道婆改革纺织工具和纺织技

术， 棉纺织业以松江府乌泥泾为中心，
迅速向四周扩散，成为地区新兴的支柱

产业。 明代，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

中心，“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绫、布两

物，衣被天下”。
棉纺织业的勃兴使松江府境内的

城镇日益繁荣。 松江府城的变化最为显

著， 城市沿市河不断向东西两侧拓展，
至明末，松江大街已绵延十余里，成为

“生齿浩繁，居民稠密”的“东南一大都

会”。棉纺织业的兴盛为集镇发展添注了

活力，如朱泾成了“万家灯火似都城……
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的繁

华市镇。 朱家角镇则“商贾凑集，贸易花

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 ”同
时，城镇数量迅速增加，以上海县为例，
在元代尚只有乌泥泾、七宝、吴会三个

集镇，迨至明清，龙华、三林等四十多个

集镇先后崛起， 其形成原因几乎全赖

布业。 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从事与

棉纺织业相关的纺织工具制作、染色、
踹光、运输等行业，为城镇发展增添了

活力。
为适应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又因植棉有利可图， 许多稻农改种棉

花，松江府东乡“大半植棉”，形成“棉七

稻三”的种植格局。 “家家纺织，赖此营

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 ”纺纱织布成

为不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传统的男

耕女织生产方式被突破，“田家妇女亦

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 农闲时，
男子纺纱织布成为普遍现象。 明代万历

年间，华亭县十五保孝子陈守贞，家贫，
“孑身事母，手自纺织，所织布独精洁。 ”
远近闻名，商人争购，人称“陈孝子布”。
农忙时，“妇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

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

皆能自立。 ”新的生产方式不但打破了

农村单一的以生产水稻为主的谋生手

段，也使妇女成了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

力量。
随着棉纺织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

位日益提升， 妇女作为棉纺织业的主

力，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有

些 无 地 少 地 的 农 家 男 子 无 生 业 可 事 ，
出现 “民间男子 多 好 游 闲 ，不 事 生 业 。
其女子多勤苦织纴， 篝灯燎火至达旦

不休， 终岁生资悉仰给于织作” 的现

象。 妇女们的担当和付出，为自己赢得

了与男子相当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不少人家的里外大事以妻为是， 民谚

“娘娘手里讨针线”， 即是女子当家理

财的注解。
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婚俗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在封建社会，女子成婚历来

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婚前男女之

间互不相识，更不能彼此交往。 自清代

起，在棉区这种旧俗逐渐被破除，农村

姑娘择偶有了一定的选择权。 男女定亲

后，可以相互走动交往，俗称“走通脚”。
如女子感到对方人品有问题，或性格不

合，只要理由充分，可以退婚，这种举动

也已得到社会认可。 最具特色的婚俗莫

过于“浦东大娘子”，当地普遍认为新娘

的年龄大于新郎为佳。 形成此婚俗的主

要原因还是妇女在棉纺织业中的作用，
小儿子能讨个大媳妇进门，及早为家中

增加一个纺纱织布的熟手，当然是件好

事。 而女儿在娘家通常也是纺织的主要

劳力， 都想让女儿在家中多做几年，当
然不想让女儿早早出门嫁人。 纺织技术

高超的姑娘身价倍增，媒人盈门。 厚嫁

盛行， 大凡女子从七八岁就学习纺纱，
十一二岁就学织布，父母因女儿多年对

家庭的贡献， 多备丰厚的嫁妆以作补

偿。 而嫁妆厚薄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看

土布和棉被数量的多寡，棉被及其它嫁

妆都须用土布交叉系缚。 成婚后，新媳

妇与其它地区相比，享有较好的礼遇。
棉纺织业的兴盛改变了农家的消费

习惯。 从纺纱织布到出售布匹于布庄，生
产周期不过数日，且不受季节限制，由此

改变了农家通常必须储备一年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习惯。 相对于生产粮食作物，
棉纺业有较好的收入， 为提高消费水准

提供了可能。 由此出现“家无斗储而被服

必极华丽”，“士气浮而不实，民间无数日

之蓄”的现象。 与人们消费习惯改变和集

镇兴起相适应， 商业与饮食服务业在大

小城镇同时繁荣， 并催生出一批新的文

化娱乐行业。
在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

许多涉及棉花种植、棉纺织生产、棉花

棉布交易等方面的习惯、行业帮规等，其
中许多风俗习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社会

生活 。

一条珍贵的弄堂

松江曾经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老城十分繁华，有好多条满是掌故的弄
街，但在老上海心中，袜子弄是印象最
为深刻的。 袜子弄，街内既没有袜厂又
没有袜店，街型笔直又不像袜子，怎么
叫袜子弄呢？ 其实，它与松江灿烂的历
史文化有关，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最早
萌芽有关，如今，它是记录松江当年成
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繁荣景象的唯一
遗存。

明代， 松江衣被天下，“买不尽魏
塘纱 ，织不尽松江布 ”，每天经上海港
外运的布匹多达上万匹。 松江城内处
处可闻机杼声，松江布声名远扬。 经济
发达了，就会开发新品。 那时一般劳动
阶层是不穿袜子的，能穿、需穿袜子的
也穿的是毡袜，后来穿的人多了，人们
就开始研究用松江名布尤墩布加工暑
袜，这种袜子既薄又轻又美观，经口口
相传，各地商贾都到松江采购。 袜子弄
是这种暑袜的集散地。 明华亭人范濂
所著 《云间据目抄 》上记载袜子弄 “广
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
生，在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
中国通史记载苏州、 松江出现了机工
机户的中国最早资本主义的萌芽 现
象，“店中给筹取值”，就说出了店主与
劳务工的雇佣关系。 这短短的几个字，
闪闪发光， 道出了中国一个新阶层的
出现。 1937 年日本侵略者把城内炸成
一片废墟， 已经没有明代松江棉纺织
业繁荣的其它遗存。

袜子弄街的中间有一座小木桥通
向河对岸， 过去通波塘河远没有这么
宽 ， 河的对岸有一座寺庙叫禅定寺 ，
1919 年，大画家张正权因思念病逝的
恋人不能自拔， 在这里削发为僧 100
天，在这里取了法号名大千，从此人们

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都只知道他是从
这里出发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他的名字
叫张大千。 袜子弄中间还有一条支弄，
名邱家湾，那小弄也很出名，有一很有
名的教堂叫耶稣圣心堂，它是上海地区
最早的天主教堂，是明代徐光启的第二
个外孙女出资建造的。 解放后，上海顾绣
的挖掘重振也是在袜子弄的工艺品厂
内进行的。

一条江南难见到的大街

江南水乡，湖网交叉，无论城市或
小镇，道路多逶迤曲折，但唯独松江有
条十里长街，笔笔直，从东到西有五公
里多长，松江人称为十里长街，辛亥革
命后叫中山路， 明清时中段叫郡治大
街，东段叫东外街，西段叫西门外大街。

那为何笔笔直呢？ 因为过去的交
通都是水路， 说那儿交通便捷是指那
儿水道宽敞、水况良好。 松江城既是府
衙所在地， 又是华亭、 娄县县衙所在
地。 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经过松江水
上的交通枢纽 ；官船路过 ，或留宿 ，或
休息，按规矩都要当地相应官员迎送。
从衙门到水上交通枢纽一条笔直的马
道轿道 ，时间长了 ，就成了通衢大道 。
所以， 这条大道的最西端就是水上枢
纽边的接官亭、祭江亭。 松江明代起，
人口因经济发达而急剧膨胀，“求尺寸
之旷地而不可得”，城墙内已容不下过
多的人口 ， 城墙南北两门是水门 ，于
是， 大量人口就沿这条大道向两边发
展，特别是向西部发展。 松江在明代是
进士高产期， 外官回乡建屋和私家园
林 ，都选在这道的两边 ，慢慢地 ，这路
就变成繁华的商业大街了。 至于松江
的好多豪宅名园为何建在大道的东西
两头，有两个原因：一是私家园林占地
多，地价是个重要的选择因素；二是城
内主要为一府二县的行政办公地 ，没

有完整的空地。
松江四鳃鲈鱼名扬天下， 位列中

国四大名鱼之首， 传说只出在这条长
街的秀野桥下。 其实，这是个误传，秀
野桥下是个四鳃鲈鱼市。 “不辞轻舟来
往疾 ，筠篮验取四鳃鲈 ”，说的就是买
卖四鳃鲈鱼的盛况。

好多人说， 在这条长街上， 可以
“唐宋元明清， 从古看到今”， 此话不
假。 通波塘桥以东三四百米内，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经幢和宋代方
塔；有我国最古老、保存得最完整的明
代砖刻照壁； 松江二中的门头是元代
府城谯楼遗址， 后人都以 “云间第一
楼 ”相称 ，是上海地区最早的楼阁 ；中
山路的中段，有宋代西林塔、元代清真
寺 、 明代西林禅寺 ， 有始建于公 元
1782 年 的 老 字 号 、 上 海 最 早 的 药
店———余天成堂。 中山路的西端，主要
是以仓城为主的明清建筑群。 今日仍
可依稀看到 “门前连市井， 屋后闻橹
声”的场景。

一条已湮没的名人街

松江只有一条以历史名人称谓的
街 ，叫三公街 ，可惜如今已不存在了 。
它东西向，二三百米长，位于松江方塔
北五六十米。 三公， 不是元明清松江
“三文敏 ”的三位 ，而是这条街上有明
代的董其昌祠、 明末清初的李待问庙
和清代的沈荃祠而得名。

董其昌是大书画家； 沈荃在朝廷
为官 ，是中国书法 “馆阁体 ”的领军人
物；李待问是中书舍人，清兵南下攻城
时他负责守护松江城东门。 坚守多日，
军队与百姓粮尽弹绝，他发动军队与百
姓拿出黄豆磨成豆浆军民同吃。 被俘
后，坚不投降，愿牺牲自己但提出不能
杀害百姓。

此后，松江百姓造了这庙，尊他为
城隍爷，每年七月十四，全城万人空巷，
都涌到西门内吃豆浆，场面壮观。 此习
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聚焦江南文化·人文松江

棉纺织业改变了明清松江府社会生活
欧粤

松江：记录厚重历史的三条街
钱明光

大仓桥 张光欣 绘

隐形在江南的广阔水野，
串连起几千年的文化记忆

有一段时间， 我偶尔会想到这样一个奇

特的景象： 每到冬天， 初雪覆盖， 太湖以南

的风流才子就会雇一艘小船， 从小河汊进入

太湖， 于茫茫淼淼中， 以红泥小火炉炖着羊

肉， 温着黄酒， 一边吃喝， 一边吟诗作赋，
向着最繁华的苏州进发， 满脑子都是因果巷

里的烟尘繁华。
那时的苏州因果巷， 有着全国最繁华

的娱乐业， 也有着最璀璨的明星， 明末最

负 盛 名 的 “秦 淮 八 艳 ” 中 ， 实 际 上 只 有

“六艳” 生长于秦淮河畔， 而被称为第一美

貌的陈圆圆是苏州昆山人， 风流而怯懦的

明末第一才子吴梅村曾作 《圆圆曲》， 其中

最有名的句子是 “恸哭三军俱缟素， 冲冠

一怒为红颜”。
而诗才最高、 气质最冷艳的柳如是则

为嘉兴人。 柳如是作为一个心高气傲才气

横溢的女子， 与明末大诗人陈子龙有过一

段为期三年的 “红楼” 迷梦的故事。 因此

有人认为 《红楼梦》 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的原型， 很可能是陈子龙与柳如是。 陈寅

恪先生晚年目盲， 以深邃记忆痛作 《柳如

是别传》， 深心寄托， 又有何人能知？
但是， 我们还是继续讲风流好了。
我那时读了很多南传奇， 尤其是对苏

州吴江派前七子后七子的一些历史典故 ，
他们的作品， 都觉得十分的好。 还包括他

们和汤显祖之间的争执， 也十分的有趣。
也真是江南富足， 人心自然。
乌镇现在已经是江南六大名镇中最响

亮的名字了。 过去 ， 我 倒 是 先 知 道 周 庄 ，
先 去 过 南 浔 和 同 里 的 ， 乌 镇 闻 其 名 ， 而

不入。 但乌镇有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可

算是南太湖文化圈的一个江南名镇， 稍往

北二三十公里， 是真正南太湖近旁的名镇

南浔。
这条线， 都是暗中牵连着的， 其中脉

脉流淌着一种特殊的文化血液———被什么

牵连？ 被星罗棋布的水网， 被水乡的特殊

人生 。 那些千变万化 、 曲曲折折的水网 ，
是水乡人交流 、 运输与出行的唯一通道 ，
孩子们学会走路， 就会上船。 不知道古人

怎么能记得清楚这么复杂的水路的， 比现

代 高 速 公 路 更 复 杂 ， 各 种 岔 道 纷

呈， 走错一条水道， 就去了另外一

个乡镇。
大大小小几千小镇隐形在江南

几十万平万公里的广阔水野， 还有

古往今来几千年无数默默的生命串

成的文化记忆。 然而， 船夫自然而

然 ， 南 来 北 往 ， 不 会 迷 失 在 沙 家

浜， 也不会闯进历史的犄角旮旯不

出来。
乌镇， 正是这距离杭州和苏州

各 120 里的核心之地， 再往东 200
里， 是上海， 一座新兴的城市。

假设你是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的

南朝时期， 乌镇就是莺歌燕舞的核

心地区了。
从乌镇往北， 是菱湖镇。 菱湖

镇再往西， 湖州长兴县复建了陈武

帝 故 宫 ———东 晋 之 后 ， 宋 、 齐 、
梁、 陈， 迭代豪杰风起云涌， 让富

庶的江南之地也是战争不断， 并不

安宁。
乌 镇 据 说 有 一 种 “得 胜 糕 ” ，

就是慰劳出征归来的将士的。 而江

南的食物， 如大米、 鸭子， 都是军

需必备。 陈武帝的故宫， 我还没有

去过， 只是很多年前去宜兴， 经过

长兴， 看见仍在营造， 宫殿剪影宛

然了。

“千里莺啼绿映红”，
映出数代文人的足迹

我对乌镇的第一重记忆是茅盾。
读长篇小说 《子夜 》， 我并不

喜 欢 ， 觉 得 就 是 太 生 硬 ， 什 么 都

有， 什么都没有。 小说本应该有的

复杂、 丰富， 在这里都简单化了 。
读 《子夜》 想到的十里洋场与读张

爱玲的小说里写到的上海滩， 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 读

《子夜》， 你断不会想到乌镇。
茅盾的故居在乌镇东栅， 十几

年前我开车经过这里时， 是下午 ，
正好是阴雨天。 东栅那时刚刚重修

对外开放不久。 沿着一条小河， 临

河是一溜的房舍， 还下着雨， 天色

淡漠 ， 游人稀疏 。 房舍里各色店铺鳞

次栉比 ， 吃喝玩乐什么的都有 。 但我

都不记得了， 单单记得有蓝印花布店，
做 旗 袍 ， 令 人 想 起 《子 夜 》 。 旗 袍 没

买， 买了一块布， 回家铺在桌上。
而 《子夜》 就在隔壁， 茅盾故居白

墙黑瓦， 安安静静的。 要买票， 只在门

口拍了张照片， 终于还是没有进去。
我对乌镇的第二重记忆是昭明太

子 ， 这位风姿绰约 、 才高命薄的南朝

昭明太子萧统。
在乌镇西栅风景区中间 ， 有昭明

码头 ， 有昭明书馆 ， 据说是昭明太子

曾随老师沈约在这里读书 ， 又说在这

里编选过 《文选》。 我也没进去。 我对

很多 “名胜古迹 ” 的 “传奇故事 ” 都

不太相信 ， 总觉得可疑 ， 也不怎么放

在心上。
昭明太子封地是贵池 ， 现在属于

安徽长江南岸池州的一个区 ， 算是在

九华山和长江边上。 那真是风水宝地，
什么李白钓台 、 昭明太子钓台 ， 都是

有名有目的风景绝胜 。 而且 ， 昭明太

子去贵池开仓赈灾 ， 这种事情也都是

写 入 史 书 的 。 但 他 在 乌 镇 编 《文 选 》
之 事 ， 无 考 ， 甚 至 是 不 是 真 的 来 过 ，
都无考 。 他既然来过乌镇 ， 也可能去

过西塘 ， 去过塘栖 ， 去过长兴 ， 这些

都是南朝胜地， 不能不经过的。
说到 “南朝 ”不由得就想到杜牧的

名作《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

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

台风雨中。 ”
南 朝 佛 教 盛 行 ， 到 处 都 是 寺 庙 ，

到处都在建寺庙 。 恐怕不仅止于四百

八十寺 ， 而所有这些物是人非 ， 烟雨

迷濛的胜景 ， 才是年轻的风流才子杜

牧大为感慨的 。 杜牧为九世纪 ， 昭明

太子为六世纪 ， 相差 300 年 ， 其中的

人文胜迹， 想来还有很多流传。
杜牧生不逢时 ， 跟李白一样老想

建功立业 ， 光宗耀祖 ， 但仍是在十里

烟花的扬州， 在 “二十四桥明月夜”。
杜牧在湖州遇见一个 12 岁的小女

孩 ， 一时神魂颠倒 ， 小女孩母亲见过

世面 ， 对他说 ， 你好好读书 ， 好好做

官 ， 将来可以回来娶她 。 杜牧一去十

几年 ， 再回来 ， 小女孩已经是三个孩

子 的 母 亲 ， “绿 叶 成 荫 子 满 枝 ” 了 。
这跟崔护写 “人面桃花相映红” 一样，
都是幽怨情绪的外露。

杜牧无奈 ， 只好去乡间闲逛 ， 找

酒家喝酒 ： “借问酒家何处有 ， 牧童

遥指杏花村”。
今人以为 “杏花村” 必定在山西，

没想到杏花村可能是在江南， 甚至在乌

镇。 为何不能是乌镇乌村呢？ 完全可以

在乌村， 以 “杏花村” 的角度来理解，
来设置几个酒家， 那才是与古代接轨的

意思。
昭明太子是皇家 ， 他的出行自然

没有杜牧这么落魄 ， 而是前呼后拥的

无比热闹。
乌镇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胜地 ， 一

条 宽 阔 的 河 流 ， 分 成 两 路 经 过 乌 镇 。
你在西栅走到头 ， 上一个塔 ， 登临一

下 ， 远眺一下 。 看看另一边 ， 就是仍

然 有 舟 船 往 来 的 京 杭 大 运 河 。 当 年 ，
要从扬州到南京到苏州到杭州 ， 这是

必经之路 。 帝王将相避免不了 ， 文人

墨客也常来常往。
当年孟浩然落魄京都 ， 气得直下

武昌 ， 在黄鹤楼和李白一起喝酒 ， 一

起作诗 ， 然后独自乘一叶小舟 “烟花

三 月 下 扬 州 ”， 下 完 扬 州 ， 继 续 下 苏

州 ， 去建德江看月亮 ， 写了一首 《宿

建德江》， 写自己虽然不是很开心， 但

是风景还好 ： “野旷天低树 ， 江清月

近人”。
昭明太子云游各地 ， 可能来乌镇

住过 ， 看过书 ， 留过一点遗迹 。 而昭

明书馆这类， 据资料记载， 也只是清代

故事， 不能作为确证的。 我曾在天目山

麓看到过 “昭明太子读书台”， 是一个

纪念亭， 萧统在这里读过书也不一定，
但是要说是在这里编书， 说出这话的人

大概不知道， 古代的书， 跟现代的书是

不同的。
那时的书 ， 携带起来端的是不容

易。 江苏镇江南有个山麓 ，也有 “昭明

读书台 ”，你也可以相信的 。 昭明太子

主 编 《文 选 》，自 然 不 会 是 所 有 事 情 都

他一个人做的 。 他是作了序 ， 定了基

调，然后大家来找材料。 偏重于诗、词、
歌、赋，喜欢文辞优美的篇章 ，还有诏 、
表、令、笺之类。 那些文、赋 、诏 、表 ，确

实是丰富到琳琅满目。
贾谊 、 杨雄 、 司马相如等等名相

才子， 还有嵇康、 阮籍之类的大散人，
什么 《两都赋》 《长门赋》， 甚至陶渊

明的 《归去来兮辞》， 《文选》 中全都

必备 。 最美美不过屈原屈大夫 ， “浴

兰 汤 兮 沐 芳 ， 华 采 衣 兮 若 英 。 ” 这 是

《云中君 》。 “采薜荔兮水中 ， 搴芙蓉

兮木末 。” 这是 《湘君 》。 还有汉武帝

的 《贤良诏 》 这类极品 ： “朕闻昔在

唐虞， 画像而民不犯。” 说得跟真的似

的 。 并有阮籍 《为郑冲劝晋王笺 》 这

种 “神文 ”： “元功盛勋 ， 光光如彼 ；
国土嘉祚， 巍巍如此。” 古人作文， 比

喻多矣； 古人论事， 排比盛行。
古人编书还得在家里 ， 因为资料

比较齐全 。 我想 ， 当年昭明太子主编

《文选 》， 自然也主要在家里了 ， 到乌

镇， 还是喝酒吧。
（作者系知名作家）

乌镇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化地标 。 而在作
家叶开笔下 ，这座江南名镇回归到了它最初的样子 。 我们
不妨顺着它星罗棋布的水网 ， 去打捞这梦里水乡绵延千
年的诗画记忆 。

———编者

沿星罗棋布的水网,打捞乌镇的诗画记忆
叶开

▲乌镇风景。
荨乌镇的“得胜糕” ，据传最早用以慰劳出征归来的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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